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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人有句话：入门赵公山，进阶

九峰山，毕业在铁瓦殿，爬完“赵九

铁”，川西随便野。这三座山都在四川

西部区域，简称“川西”，分别位于都江

堰和彭州地界，因其壮丽的风光和神

秘险峻的高海拔山峰，成为周边热衷

户外徒步者的练级圣地。

自从上两回成功登顶了赵公山、

九峰山，我就以为自己厉害了。这次

驴友们邀约挑战铁瓦殿，我心里盘算，

不爬完这三座山，怎好去混户外圈？

刀领队说，铁瓦殿是徒步人的毕业殿

堂梦想之旅，身体在地狱，而灵魂在天

堂。意思就是过程非一般的艰辛。话

里话外都是给我的告诫：你看着办。

出发前日，我确定了，要变梦想为

现实。不去弄个登山“毕业证”，心里

总感觉不得劲。

铁瓦殿海拔3450米，据登顶过的

驴友介绍，古铁瓦殿早已遗踪不在，现

在山顶是一片开阔的约200平方米的

灌木地带。站在上面四顾，绝佳的360

度观景宝地，远可望贡嘎山、四姑娘

山、巴朗山等诸多名山，近可见云海、

日出以及身旁的一草一木。

但这美丽的“江山”，唯徒步可达。

立冬后的第二天，为赶在天黑前

安全下山，凌晨4点，我们一行18人

就从德阳出发，到达彭州龙源村登山

点时才 6 点。天黑得伸手不见五

指，只有停车坝子的守车棚里有暗

淡的灯光透出，映出脚下下过雨的

泥泞路面。

借着守车棚里微弱的亮光，我打

开背包取出登山杖，整理行装。刀领

队再次叮嘱队员：背包一定不能过重，

只带自己的刚需用品即可，曾有人累

得把背包扔在中途徒手攀爬。我拎拎

背包，与以往登山相比，已经够轻的

了，稍一犹豫，我干脆把一包湿纸巾和

一盒葡萄糖液也取出来放在了汽车

上，把重量减轻到极致。

静而黑的山道上，什么也看不到，

呼吸着清新带着潮气的空气，我和邻

居英子相伴前行。驴友们的头灯、手

电光或前或后，或高或低地快速移动，

光圈之外，树林散发着淡淡的银色。

脚下沙沙声中夹杂着驴友们的攀谈或

调侃：“前面的莫走那么急，悠到来，路

还长。”“小心今天要被拉豁哦。”“爬坡

的时候尽量用臀部的力量，不然你的

腿很快就会吃不消……”

在灯束的光照下，我看不见路面

的坡度，但是一下脚就领教到了铁瓦

殿之途的凌厉，它的难不在海拔，而主

要在陡，它让我知道了有一种陡，叫

“一直——陡”。就像一个老辣的对手

不动声色，但一接触即令人感受到那

气场直击要害，直行是坡，转角遇见也

是坡。它没有弯弯肠子，只有一条向

上爬升的往返线，你的脚力、肺活量在

这路上很快就原形毕露。但它不需要

你用心，而是需要你使尽洪荒之力，并

且还有时间限制。刀领队再三强调，

不论你登没登顶，爬到哪里，为了安

全，中午1点必须下山往回返，这是硬

规定。

之前听说有徒步者只爬了几百米

就主动缴械投降，而此刻的自己满脑

子都在愁，我会不会也落荒而逃？

在泥坡地段，已经很难分辨是身

体在动，还是意志在走。如果说山外

面的泥是用大米熬的，那这里的泥就

是用糯米磨成的糯泥浓酱。这泥把鞋

黏着不放也就算了，最欠揍的是，它牢

牢地吃住鞋，似乎在说：别走，鞋鞋，陪

我玩会儿。

天渐渐醒了，我却感到自己还没

醒，因为不知道走到了哪里，甚至觉得

自己更迷糊了。攀到海拔显示2400

米时，山崖边有棵老树，树侧扔了些空

瓶子，树下的地盘可歇可坐。这里，被

驴友们唤作铁瓦殿一号营地。

我解开勒得有点紧的背包，还是

头晕，呼吸不畅，感到有一面“气墙”横

亘在了胸腔，里面的二氧化碳想出来，

外面的氧气想进去，它们左冲右突，累

得我气喘吁吁。这个时候方才明白，

意志的力量在肉体极限面前简直就是

一个摆设，不堪一击。

经过刀领队一番冷静的操作，我

缓了过来。终于明白出发前他那些话

并非危言耸听，每提一步的那种绝望，

让我理解了有的老驴友在冲顶前的最

后300米，仰天长叹放弃的无奈感。

我不得不放弃登顶，把遗憾留给

自己。从一号营地返回途中，从对讲

机里得知，队里的黄兄在登顶前体

能也耗尽了，正在下返路上。下山

途中，我碰见了几个背着重装上山

准备露营的年轻人，面色赤红汗水

涔涔。犹如他乡遇故知，说起话来

大家连标点符号都有共鸣。年轻人

笑说，梦在远方路在脚下，行动是最

好的治愈良药。

那一刻，我不再遗憾。这次“毕业

考”虽败犹荣。人生和爬山何其相似

啊！有人嫌苦从未前行，有人怕累起

步就停，有人努力爬了一半怀疑到不

了终点便折返。却不知道还有一种登

顶叫——我已竭尽全力。

去铁瓦殿考“毕业证”
□方兰

假日与朋友相约散心，去乾陵走

走。我以前与母亲去过一次乾陵，当

时我年纪尚幼，还不记事。

乾陵坐落在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

的梁山上，整座陵园采用“因山为陵”

的方式，仿制古长安建造而成。因位

于长安的“乾”位，故作乾陵。唐高宗

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梁山北峰上，

南面两峰较低，中间是司马道。

我们站在乾陵脚下，看着在两峰

间直攀而上的石阶蹬道，依山势沿古

御道与司马道相接，心里不由得生出

庄严之感。全路由墨玉石砌成的台

阶，颇具象征意义：高宗执政的34年、

武则天执政的21年、唐朝的21位皇帝

以及八卦等，还有那象征着18座唐帝

王陵的平台。想到这些，不由得为设

计者的匠心独具感到由衷的崇敬。

走过石阶，来到司马道上。高大

的石像立在道路两侧，有鸵鸟、仗马和

翁仲，象征着皇帝生前的仪卫。翁仲

曾经驻守临洮，征讨匈奴有功。始皇

帝在他死后，特制翁仲铜像立于咸阳

宫的司马门外，以此震慑匈奴。自此，

后世纷纷效仿。

向里走，看到了无字碑，在司马道

东侧，北靠土阙，南依翁仲，西与述记

圣碑隔道相对。碑首雕刻着 8条螭

龙，两侧各有升龙图。碑身上有后人

刻下的碑文，都被岁月冲刷了痕迹。

我们走到述记圣碑前，黑色的碑

面上刻着金色碑文，这是武则天为歌

颂高宗的功绩而立的碑，并撰写了

5000多字的碑文，后由中宗刻字。碑

的顶部呈庑殿形的屋顶结构，是皇权

的象征。

过了土阙，来到61藩臣像前。它

们分布在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与真

人身高相仿，双足并立，双手前拱，恭

敬地排列在陵前，如王维诗中所描绘

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

旒”的场景。

进了朱雀门，就看到写有“乾陵”

的碑刻。一个是郭沫若所题，一个刻

有“御史陕西巡抚毕沅敬书，唐高宗乾

陵”等的刻字。继续向里走，一条窄土

路通往高宗墓地。路边有书法大师们

的字刻，书写着千年的大唐盛世。

这时，太阳已近落山，映着天边的

云通红。在落日的余晖里，在浓浓的

雾气里，我们走进小路深处，游客们在

陆续折返。我们一路向前，直到看见

横在前方“山体滑坡，请勿前行”的字

样，才决定原路返回。

走在下山路上，心中感慨万千。

四周群山连绵，只有梁山一峰隆起，壮

观于天地间。雄浑的回响在我耳边响

起，那是历史的涛声。

如果说，一个城市的灵魂在于它

的文化，那么，云凤书院理所当然就是

川北营山县的一个文化地标。

翻开营山县志，文化最精彩的一

章，一定是属于云凤书院的。站在书

院门外，我如同一个朝圣的信徒，静静

凝视着书院门匾。

这是青瓦木门古色古香的云凤书

院。此时，午后的阳光穿过钢筋混凝

土的高楼，静静地洒在书院的青瓦上。

营山，这座“科第仕宦，甲于蜀都”

的重教兴文之城，千百年来，珍藏着云

凤书院。营山人在这块形似凤凰、云

凤呈祥的宝地上造了一座书院，说明

了先祖对文化的尊崇。

一进牌坊、二进仪门、三进重门、

四进讲堂的“四进”格局，让书院自然

有了清幽气息，随处可见的格子窗，雕

梁画栋，显出历史的古朴和沧桑。点

缀其间的树木花草，透着灵气，带给读

书人取之不尽的灵感。而最让我沉醉

的，是从崇文堂溢出的满满书香，清明

之气扑面而来，仿佛让我看见了那些

潜心向学的读书人，他们的理想丰满

而坚毅，已浸润进了骨子里。

千百年来，云凤书院的书香韵味

悠长。带着一个书生的好学之心，我

走进绥山大讲堂，古色古香的课桌，

是营山人文化铸魂的生动演绎，至

今，这里不时仍有学者讲学，延续着

千年传承的深厚文脉。被喧嚣环境

包围着的我们，多想在书院的幽雅中

让自己的心灵沉静下来，浸润书香，让

时光清浅。

书院里珍藏着的书画，不是名家

大作，却是营山人文化自信的写照，那

些名字与历史紧紧相连。建县仅有

1400年的营山，走出了200多名举人、

360名贡生，从重文的北宋到清代，营

山出了57名进士，云南府知府龚士

模、吏部侍郎于式枚……成为营山人

的骄傲。

营山有幸，感谢那个叫夏文臻的

县令，他以“人才为念”的思想，修建了

一座云凤书院，让营山人文化的根和

魂有了延续的精神家园。

今夜，就让我枕着云凤书院的书

香入梦。

再上乾陵
□吴浩

云凤书院
□何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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